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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博物馆协商，1980 年春我从

中华书局转到国家文物局古文

献整理小组 （原中国文物研究

所前身）工作。

记得我第一天到红楼报

到， 李先生拿出一份在地震中

保留的两套帛书篆书阴阳五行

黑白照片，一套是工作照片，另

一套是唯一的原物照片， 他再

三嘱咐我好好保管， 并且给我

大致讲了这一函的内容特点 ，

谈了缀合的要点， 并要求我回

家以后可以读 《汉书·艺文志·

数术略》、《开元占经》了解一下

数术五行类的内容，以及《淮南

子·天文训》有关古代星象学的

基本知识。

《篆书阴阳五行 》帛书 ，写

于秦始皇统一文字以后 （公元

222 年），有相当部分与后来出

版的云梦秦简《日书》内容相类

似（《云梦睡虎地秦墓》，文物出

版社 1981 年）。 为了让工作不

受干扰， 文物局给李先生和我

一间较大的北屋， 放了多张长

桌，便于我开展照片缀合工作。

那时的条件不能和现在比 ，没

有可利用的科技手段， 我们用

最笨拙的原始方法， 全靠肉眼

判断帛书对折时互相留下的反

印墨迹， 来确定帛书的位置和

左右关系。

李先生除了在历史所工作

之外， 每周隔三差五骑着车来

红楼检查我的工作， 我们一起

讨论比较难处理的碎片缀合 ，

尤其是帛书中有几种附表格的

式盘图，由于照片尺寸不一，给

缀合带来不小的困难。 对这些

篆隶交并的文字， 当时的认识

很有限， 不像今天拥有许多楚

简资料可借鉴。 缀合工作越到

后来越困难， 有时一个星期也

没有什么进展。直到有一天《出

行占》另一本子出现，多少给了

我一点信心， 至今我还记得李

先生当时激动和兴奋的神情 。

多少日子， 积压的焦灼和困惑

都在这一瞬间消逝了， 还有什

么比这更享受的吗？ 1980 年代

的生活虽说物质匮乏， 回想起

来却是一个精神愉快的时代 ，

那个年代， 没有申请项目基金

一说 ，人活得很虔诚 ，很纯真 ，

很知足。

每当有新的收获或不确定

的缀合， 我也会跑去干面胡同

李先生家里报告消息， 第二天

李先生再忙再晚，开完会，一定

骑着自行车风尘仆仆赶来红

楼，查看那块缀合的帛书，拿着

放大镜， 望着照片， 细细地核

对，连称：“哈哈，不错，好极了！

好极了！ ”

秋去冬来，快到年底了，一

幅残破的约二米长的帛书长

卷，在李先生的指导下，完成了

将近四分之三。 还剩下几块比

较大的碎片， 我怎么也找不到

适合缀合的位置。到了 1981 年

春节 ， 我回上海探亲 ，1 月 31

日收到李先生给我来信：

自你返沪， 我忙于各种事

务，去红楼机会不多，帛书进展

很少， 但我对有关文献作了较

多的研索， 为春节后你回来继

续工作做了些准备， 益觉这几

件帛书十分重要。

我知道李先生为未来出版

《篆书阴阳五行》帛书已经有了

初步的研究和看法，准备撰稿。

在工作进行的最后阶段， 张政

烺先生和李先生提出， 此书将

来出版，保留“马王堆帛书整理

小组”的名称。但这与临时调来

的国家文物局古文献整理小组

的军管领导发生了严重分歧 ，

矛盾随之产生。 当时我的人事

调动档案已经放在了文化部人

事科，但我想今后工作，与其要

面对这样一个领导， 还不如选

择离开北京。 我不顾李先生的

劝阻，毅然回到安徽博物馆。

用我父亲的话来说 “你要

为自己的任性和不顾全大局付

出代价！ ” 是的，《篆书阴阳五

行》 帛书缀合最后没有彻底完

成，我没能交卷，辜负了李先生

的厚望， 它成了我心底里永远

的愧疚， 这大概就是父亲所说

的付出代价吧。 1981 年春我离

开红楼不久后， 据说那位领导

也被迫调离了古文献研究室 。

2007 年由李先生执笔以马王

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名义在

《文物》第 7 期，发表了《马王堆

汉墓帛书〈式法〉释文摘要》。

三十年前这段尘封的往

事， 今天早已消逝在人海云烟

尘世中， 而沉淀下来的是一代

学者的尊严与坚守，是非荣辱，

明晦恩怨， 如今留在记忆中已

化作一个时代的符号， 随着岁

月流逝，已变得微不足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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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1 年 10 月 ， 我应香港

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

所邀请， 与饶宗颐先生合作编

纂 《甲骨文通检 》，同时兼任饶

先生的学术助手。 1992 年底，

我在电话中得知李先生从中国

社科院历史所调到清华大学历

史系，于是由饶先生提议，李先

生策划， 共同发起创刊一个杂

志， 也就是今天中山大学饶宗

颐研究院主办的《华学》。

同年 12 月 25 日， 接到李

先生给我的长信， 从出版方案

到创刊内容， 做了非常详细的

规划和建议，其立意高远，跳出

先秦历史文献格局， 扩展至唐

代，强调中外文化比较研究，并

且介绍了清华建立恢复文科项

目， 希望饶先生与汉学所互成

“犄角之势”。 他写道：

饶先生创办的刊物， 自然

一定要办得很好， 我建议内容

侧重唐 （在内 ）以前历史文化 、

兼及其他， 并强调中外文化的

比较研究， 使饶先生所开拓之

学术领域发扬光大， 其作者似

在大陆学者之外， 还应有港澳

台湾以及海外学人， 这方面的组

稿，不知可否由您多做一些工作？

我曾在电话中向饶先生报

告， 清华大学汉学研究所已在

10 月 14 日正式成立， 北京清

华自 1985 年逐渐恢复文科，目

前已有两系（中文系、社会科学

系 ）三研究所 （思想文化所 、教

育所、汉学所）及一汉语教学中

心（教留学生）。 汉学所的宗旨

在于研究文化传统并与海外汉

学界交流，我兼所长全系义务，

但当竭诚以赴， 深望得到饶先

生指导支持， 饶先生计划中的

研究机构发轫， 汉学所亦可联

络，成“犄角之势”。如饶先生杂

志需依托一单位出版， 我想清

华汉学所可以承担， 最近我会

再函饶先生一陈此事。

李先生这封信写给我 ，其

实也就是让我转达给饶先生 ，

饶先生听之激动不已， 马上要

我告知李先生他一定想办法 。

当务之急是如何筹款， 为此饶

公联系香港著名企业家， 最终

不获。 1994 年 3 月，适逢泰国

侨领潮汕同乡郑午楼先生创建

泰国华侨崇圣大学中华文化研

究所成立大会， 郑是泰国著名

实业家、社会活动家 ,也是泰国

华文教育复兴的推动者。 他邀

请饶先生、季羡林出访泰国。饶

先生认为这是一个机会， 可以

借助泰国华侨之财力来弘扬国

学。 饶先生提议清华大学国际

汉学研究所、 中山大学与泰国

华侨崇圣大学中华文化研究所

合办一份不定期的 《华学 》杂

志。经过一年的筹备，创刊号终

于在 1995 年 8 月问世，由中山

大学和北京紫禁城两家出版社

轮流坐庄。

自发刊以来，《华学》 聚集

了一批国内外最优秀汉学专家

的论文， 内容完全按李先生信

中所策划的那样， 从夏商周春

秋战国秦汉直至唐代研究 ，包

括中外文化比较研究， 涵盖的

学术领域有历史 、哲学 、语言 、

古典文学 、古文字 、考古 、地理

专业等 ，内容丰富 ，影响很大 ，

真正体现了弘扬中华文明和传

统学术文化的宗旨， 深受国内

外学者好评。 《华学》的成功，显

然与李先生和饶先生的威望以

及互相的配合分不开的。 其南

北呼应， 印证了李先生所说的

“犄角之势”。岁月荏苒，一晃十

余年过去 ，直至 2008 年 ，李先

生由于开展清华简整理研究工

作，已无暇主持《华学》，从而退

出主编， 改由中山大学饶宗颐

研究院主持。

那些年 ，因为这份 《华学 》

杂志， 李先生与饶先生信息往

来频繁， 二位学人建立了非常

深厚的友谊。 记得每次饶先生

拿到李先生寄来的 《华学》，总

是爱不释手地翻阅， 抑制不住

欣喜地对我说：“《华学》的文章

比我想象的要好！ 李先生不容

易啊！ ”

2019 年 2 月 25 日李先生

与饶先生相隔一年后离世 ，他

们创办的《华学》还在继续。 一

份杂志，背后的坚守与努力，凝

聚了两位学者的学术追求 ，也

留给我们那一代中国学人的情

怀与真诚。 其视野的宽广与包

容，新的思维与方法，都是留给

我们的宝贵学术遗产。今天《华

学》能够不断取得成绩，正是二

位学术大师引以宽慰的。

窗外阳光一片明媚， 在感

悟春天生命美好的同时， 感伤

李先生离我们远去。 清明到来

之际， 谨致我对李先生的深切

思念， 感谢他多年来对我在学

业上的帮助与提携， 也有厚爱

与宽容。

[注 ] 裘锡圭 《论 “历组卜

辞 ”年代 》古文字研究第六辑 ，

中华书局 1981 年 ；林沄 《小屯

南地甲骨与殷墟甲骨断代 》，《

古文字研究》第 9 辑，中华书局

1984 年；李学勤、彭裕商《殷墟

甲骨分期研究》第四章 殷墟王

卜辞时代分析， 上海古籍出版

社，1996 年；黄天树《殷墟王卜

辞的分类与断代 》2007 年 ，科

学出版社。

（作者为清华大学出土文

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研究员）

■

邗

纪念

1992 年 12 月 25 日李学勤致沈建华信

1983 年 3 月 15 日李学勤

致沈建华信

（上接 2 版）


